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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现在是我们的领队

兼教练，晚上他把我们叫到办
公室布置战术。

老张说：“大家都是第一

次参加散打比赛，明天千万不
要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就像
平时对练一样。”老张的身体
倚在柜子上，眼神疲惫而憔悴。
“张老师，县中是不是有

一个特招的散打运动员？”老
林终于还是忍不住。

老张迟疑了一下，看得出
来他对这个问题有些犹豫。
“好像是有，听说成绩不错。
对了，你们是从哪里知道
的？”

我和老林对视了一眼，很
显然，这个传说中的散打高手

确有其人。
“这个你们不要介意，你们

的成绩也不错，只要发挥正常
水平还是有希望进前八名的。”
老张的话空洞而缺乏底气。

出了办公室，我们到操场
上溜达了几圈，5个人一字排

开做了50个俯卧撑。看得出
来，老林的情绪有些低落，不
说我也能猜得出来，因为据说
那个高手和老林一样，都是在
65公斤级。

县体育馆紧挨在体校旁
边，比赛当天，入口处已挤了
不少人，我偷偷打量着那些对
手，高矮胖瘦什么样的人都

有，也没见谁有三头六臂的与
众不同，这让我稍稍有些定
心。见我们过来，有一些人过
来和老张握手，应该是老张那
些原来体校的同学。一个戴太
阳镜的家伙突然拍了拍我的
肩膀，把我吓了一跳，差点就

要给他来一招穿心肘。“老
张，这些是你带的弟子啊？不
错，挺精神的啊！”
“老刘，是你啊！他们练

了不到三个月，哪里能和你们

县中的专业训练比。”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县

中？难道这就是县中的散打教
练？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老林
和老杨，他们也在用眼光搜索
着什么，当然，我知道他们在
寻找什么。
“老张啊老张，你一个练

篮球的怎么教起散打来呢？这

不是误人子弟吗？”太阳镜真
是很可恶，连我们都能听出挖
苦的味道。“来来来，给你们
介绍一下，他叫赵猛，在市里
拿过散打冠军的，哈哈，应该
是你们的师兄才是。”太阳镜

边打着哈哈边推出一个人来。
我们的眼前突然一亮，这

个表情冷漠长着鹰勾鼻的家
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散打高
手？赵猛只是微微点了下头，

算是和老张打了个招呼，却完
全没有理会我们。

穿好护具戴上拳套再别上

号码布，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
称完体重后马上进行分组，老
吴被分在56公斤级，我和老
杨及老邱在60公斤级，老林
一个人在65公斤级。我的体
重显示是113斤，比56公斤
级的上限只多了一斤。想想挺

后悔，要是在称重前去厕所一
趟，我就和老吴分一组了。

比赛采用的是单败淘汰
赛，每场比赛采用三局两胜
制，每局净打 3分钟，局间休
息1分钟。也就是说，只要败
一场就会立即被淘汰。老吴由

于第一轮就要出场，他在老张
的帮助下已经穿戴完毕武装
到了裤裆，老林站在后面帮他
捏着脖子拍着肩膀，老吴闭着
眼睛看起来很享受，似乎一点
也不紧张。

9点 30分，比赛开始，一

个穿白衬衣扎绿领带的胖子
敲着话筒，不时地喂两声。
“同志们，比赛就要开始了。”
胖子调整了一下站姿，喝了口
茶润润嗓子。

我的眼光一直在人群里
搜索着，我看见那个叫赵猛的

家伙，站在队伍的最前面，眼
睛微闭，似乎场上的一切包括
那个装腔作势的胖子完全和
他无关。我想起了古龙笔下的
杀手，他们似乎永远就是这种
表情，沉默而冷峻。

老吴第一个出场，他在下

面就早早戴好了护齿，还没等
工作人员的协助就像泥鳅一
样钻进了拳台，又是扩胸又是
扭腰，好像在领着大家做广播
体操。

BCDEFG

吴小莉，凤凰资讯台副台

长、著名主持人。中国最具价值
的电视主持人之一。主持《小
莉看世界》《时事直通车》等
节目。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
播学系毕业。1996年加盟凤
凰，最响亮的一句话是，“大事
发生的时候我存在。”

春节在上海整理几大箱
子旧照片，好些是拍凤凰同
事的，包括吴小莉。我 1998
年进入凤凰卫视，第一次与
小莉合作却要到一年半之
后，那是1999年5月北约轰
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

件。事发的当天，小莉和凤凰
的大队人马都在湖南长沙，
香港人单力薄，但高层当机
立断，撤下原定播出的文娱
晚会，换上特别节目《中国
人今天说不！》，两个小时，
此后每晚都如此，连续直播

了一个星期。
《中国人今天说不！》

第一天仓促上阵，当班主播
是曾 漪，第二天下午的特
别节目也是她主持，晚上则
换上了刚从湖南赶回来的吴
小莉，直到最后一天。那些日

子，我们半夜时分收工，一起
打计程车回家，先送吴小莉
到半山，再送编辑王若梅到
北角。第二天下午又再见面。

无论是曾 漪还是吴小

莉，她们在主持和播报时都真
的动了感情。使馆事件发生的
那一天，正好是母亲节，我们
为节目定下的基调就是：“今
天是母亲节，本来是个温情的
日子，但美国总统克林顿送给
中国母亲的礼物，却是夺走了

母亲的孩子，又夺走了孩子的
母亲。”吴小莉在直播中与遇
难记者邵云环的儿子曹磊电话
连线，无法再保持声音平稳，眼

泪差一点夺眶而出。这一场面，
在深圳的《中国人今天说不！》

晚会上再次出现，打动了全场
人心。那晚我拍了一组照片，小
莉是主角之一。还有一张是我
们两人的，每人胸前都有一个
大大的“不”字。
《中国人今天说不！》的

连续直播和最后的那场晚

会，后来由上海一家公司制
成光盘套装。吴小莉和我到
上海图书馆参加了首发签售
仪式，我用相机拍下了当时
的情景。八年多来，我在凤凰

拍过好多张吴小莉的照片，
却还以那次的最好，照片上，

是她同观众面对面交流时的
真诚。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
们遇到了上海市市长徐匡
迪，我还抢拍下了吴小莉在
驾驶舱里的镜头。

还有一组照片是小莉的
婚礼。小莉是凤凰开台元老，是

凤凰的头牌新闻女主播，又是
凤凰建台以来第一个结婚的女
主播，后来也是第一个怀孕生
孩子的。2000年7月22日，小
莉和周秉钧在香港举办婚礼，
凤凰同事大多到场庆贺，老板
刘长乐脸上喜气洋洋，好像出

嫁的是自己的女儿。
结婚后的小莉仍然事业

至上，不过在同她闲谈时，多
了先生、孩子等家庭生活话
题。晚上下班时，常有专车在
楼下等着，司机就是她的先
生周秉钧。小莉经常出差，只

要有可能，她的先生也常会
陪同。小莉婚后两个月，她和
我就到上海参加国际电视
节，接着分别采访了黄菊和
徐匡迪，并拍摄了关于上海
发展的专题。那一天秋风很
劲，我带着她兜了半个上海

市区，边走边拍摄。中午时
分，在我老家附近的吴江路，
我特别要她尝一尝闻名上海
的“小杨生煎包”，不知她是
否还记得包子的味道？

小莉很看重凤凰的几位
评论员“老头”，她的“家有

三宝”之说，上了《人民日
报》，倒叫我们有点诚惶诚恐
了。另一方面，小莉也感受到
“老头”的压力；我一次在清
华大学“开讲”时曾自夸“凤
凰就数我们几个老头最用
功”，没想到这句话她记在心

上，变成新的激励。早知如
此，我就不讲了，因为小莉已
经够“用功”了。HIJ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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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欣获得博士学位的时

候，适逢微软亚洲研究院成
立。他知道这里的图形学研究
小组相当强大，拥有全世界在
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人，不禁
心驰神往，当即送去应聘简
历，在一番严厉的招聘程序之
后，他被微软接受了。

从那时到现在，5年过去

了，童欣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
里已是相当知名的人物。他的
研究成果连续不断地进入“世
界图形学大会”。这个“大会”
是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科学家
的圣殿，也被人们公认为衡量
世界一流水平的试金石。如果

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有一次
被这个“大会”接受，就表明他
的研究已具有世界水平，如果
他的成果能够连续被“大会”

接受，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他
是一个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童
欣的研究成果就具有持续不断
的性质。在过去的三年里，他每
年都有一篇论文在图形学大会
上发表。这些成果让他拥有世
界范围的影响力，也成了“微

软四少”中的一个。
他的生命的起点是张家

口市，在冀北崇山峻岭间，与

世隔绝。当年父亲和母亲告诫
他“不要留在这个城市”，还
要他“摆脱闭塞摆脱贫困”。
于是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冲动，
离开自己的家，去杭州求学，
又从杭州来到北京。如今，他
和他的家人都在北京定居了。

父母对儿子的一切都很满意，
最关心的是他的身体好不好，
以及他是不是快乐。

不过，在一连串大的成功
之后，他的心境比原来更平和
了。“现在我成功了不会特别
欣喜。失败了也不会特别悲

伤。”他庆幸微软能够允许他

失败，还庆幸自己“可以不断
从失败中学到东西。”这是他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没有过的
感觉。和所有最优秀的中国学

生一样，童欣连续读了20年
书———小学、中学、大学、硕士
和博士，从7岁读到27岁。

童欣小学和中学的学习
成绩都不错，虽然不是第一

名，但总是排在前面，所以父
母对他很放心，从不过问他的
考试。他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
信，总觉得聪明孩子都很贪
玩，只是到了快考试的时候才

用功。而他从来不敢这么干。
“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说，

“光凭聪明我是做不好事情
的，我还要用一些苦功夫。”

父亲也相信儿子不是天
才，但是他知道，聪明人一定
是个会用脑子的人。所以他总
是把一句话反复地对儿子说：
“干活要用脑子去干。”儿子

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
会在旁边说：“想想怎么做才
能做到最好。”比如有一次削
铅笔，童欣坚持自己动手，他
的动作笨拙，铅笔削得很难
看。这时候父亲就会把铅笔和
小刀再次塞到他的手里，让他

重新开始，还说：“要用脑子
去削，不是用手削。”

童欣从小到大，父亲把
这句话说了无数次，这成了童
欣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对他的
影响特别大。

他有一个惊人的素质，

就是考试时心里没有一点负
担，也不紧张。高考之前的复
习阶段，在很多孩子看来就像
是地狱一般，一切正常的生活
节奏都被打乱了，弄得一团
糟。但是童欣把这件事情看作
一种既定程序。自己把每天的

时间安排好，到什么时间就做
什么事情，连“早上买早点”、
“在操场上跑步三圈”这样的
事情也一丝不苟。他也从不熬
夜加班做习题。每天晚上到9
点就睡觉。有时候他发现自己
无法像同学们那样日夜奋战，

不免心里不安。这时他就会想
到父亲说过的话，“干活要用
脑子去干。”

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稳定
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完成了
所有学业，按照老师的要求，
把该记熟的课本都熟记在心，

把该做的习题都做了好几遍，
然后考上他想要上的大学，没

有任何波澜起伏。

RSTU

对唐姝卓所求之事，司

马博虽说基本践诺不对人
言，但还是有所保留地说给
了苏晓玲。这种事，说给女友
听，一是防着日后一旦女友
知道，怀疑他的忠诚，同时也
不乏某种炫耀的成分，既炫
耀自己的奇遇，也炫耀作为

一个男子的优秀。他所保留
的内容主要是所求女士的姓
名和职务。苏晓玲说，还琢磨
啥，干，跑一回龙套快顶我开
一个月的车了。要是这种事
往后一个月摊上一回，咱还
小发了呢。

苏晓玲给司马博开车，
用不着讲报酬，隔上三五天，
便将挣来的票子都塞到司马
博手上，有了开销时，只说一
声我花了若干，司马博也从
不多问，两人齐心协力，只想
把买车欠下的债先还上，然

后在市里租一处房子，就结
婚过日子了。司马博说，我爸
我妈的钱可以先不急。苏晓
玲说，你不急我急，还了他们
心里踏实，咱们也踏实。

那一天，司马博的乔装
出演很成功。他的角色名字

叫欧阳博，这个名字是唐姝
卓改的，她说好记。他穿上
了西服扎上了领带，皮鞋也
擦得锃亮，本来就很挺拔魁
实的身材顿时又增添了许多
帅气：他面呈微笑，一口一
个大叔大婶亲亲热热地叫

着，顿叫唐姝卓的父母心花
怒放满面放光。唐姝卓还介
绍说，过一段时间，研究所
还要派他去国外进修，唐父
便点头赞许。

那天，司马博还有一个
出色的临场发挥，那可是他

和唐姝卓在事先的密谋中绝
没想到的。几人叙谈了一阵，
唐姝卓便和母亲一块儿进厨

房准备酒菜了，只留了司马
博和唐父在客厅里。突然，唐

母在厨间惊叫，哎呀，这是咋
啦！唐姝卓也喊，你们快过
来！司马博和唐父急向厨间
奔去，只见腾腾热汽和水流

正从煤气灶旁的暖气片顶部
的一个放水嘴喷射而出，厨
房已被白茫茫的蒸汽弥漫，
脚下也满是积水。司马博顺
手抓起一块抹布，急跨进去，
便将那喷涌的水流汽流封堵
住了。大婶，家里有木拖把

吧？快找来。那一刻，司马博
用脚蹬着暖气断口，手握菜

刀从拖把杆上砍下一截，又
用菜刀将那截小木棍削成

楔形，用锤楔进那断口去。
司马博做这一切的时候，表
现得极本色、娴熟、从容而
麻利。

两位老人眼见这一幕，心
中更是欣喜，须知，他们这一
代人所看中的，勤劳朴实更重

于学富五车呀，何况这未来的
姑爷还两者兼而有之呢。

那一晚，司马博离开唐
家时，夜幕已经垂降。老两口
要送他下楼，被司马博坚决
地谢绝了。可走出楼门很远，
他回头望时，见那五楼的窗

口还大开着，两位老人站在
那里向下招手。司马博心里
感动，对陪在身边的唐姝卓
说，你回去吧。唐姝卓说，我
现在必须陪你再走走，我还
有话要对你说。

在离开老人们的视线后，

唐姝卓拦了一辆出租车，两人
再次坐进了那家咖啡馆。唐姝
卓重又拿出那个信封，推到司
马博面前，说：“这回，你应该
收下它了吧。”

司马博拿起信封，抽出
票子，点了点，抓了几张在手

里，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发
票，连同剩余的钱推回到唐
姝卓面前：“这是我买衣服用
的，衣服上身，我不好退回，
只能深表感谢了。其余的，你
收回去。唐老师，今天的事到
此为止，可好？天太晚了，我

要抓紧赶回家去，换了衣服，
然后接车。”

唐姝卓也站了起来，迟
疑地说：“我爸我妈可能对你
都很满意。日后我可能……
还要给你添麻烦。”

司马博说：“那你给我打

手机，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
尽力而为。好，唐老师，再见。”

司马博快步而去，只留了
女博士唐姝卓坐在那里发怔。


